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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封面故事

提问
省委书记以后
马小楠的一次提问解决了一场纠纷，这在村子里传为佳话

（上接B01版）

回老家拍照取证曾被揍

马小楠在老家的那天，村民与拆迁方
就祖坟拆迁发生纠纷，并有肢体摩擦。该
村文渠组多位村民也向记者证实，4月29
日马小楠确实“被揍”过。

另外一个原本冷门的帖子，也因为这
条微博的走红而被搜索了出来。

南京大学小百合论坛上，网友
“Denker”在4月30日发表一篇名为《可怜
天下农民心》的帖子，内容与马小楠的提
问一致。
“实况转播，怀疑开发商或基层政府

勾结流氓地痞，妄图暴力强占运南村文渠
组优质耕地！！！”帖子正文第一句话，来自
于“Denker”的亲身经历。

马小楠告诉本报记者，他就是
“Denker”，小百合论坛上的帖子也的确是他
发布的。在偶然得到提问省委书记的机会之
前，他一直想为老家的父老乡亲做点事。
4 月 29 日，在淮安老家，马小

楠听到父母和村民议论关于村里
征地补偿的事，因为村里要建一处
体育中心。

记者在淮安国土资源网找到
该信息。在该网站咨询答复栏中，
身份证号为 32081119800103****
的市民提出如下问题：清浦区黄
码乡运南村土地征收做什么？相
关手续齐全吗？为什么在国土资
源部以及国家土地监督南京局的
网站上均查询不到？

淮安市清浦国土分局对此作
了解答：(淮安)市政府于 2009 年
两次征收黄码乡运南村土地，用
途为公用设施，具体项目是：体育
中心、枚乘路、安置小区。用地报
批时间：淮安市 2009 年第 31、50
批次，批准机关：苏政地【 2009】
900号和【2009】905 号，批准时间
同为 2010 年 1 月 22 日，批准面
积：128 . 60亩和 584 . 5589亩。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该村已经陆续进入

征地和拆除房屋工作，安置小区和新建的体
育中心已经略有雏形。但对该村村民来说，
关于征地补偿的标准，他们并不满意。

马小楠发布的帖子中称：“根据淮安
基层政府和开发商依据淮政发【2006】57
号文件，即《市政府关于印发淮安市征地
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施细
则的通知》，对淮安市清浦区黄码乡运南
村文渠组耕地以一亩年收入1800元为依
据，乘以10倍，即18000元一亩征收农民土
地，除去社会保障外，农民实际可得12600
元。”

该数据中，每亩年收入 1800 元是按
照该村 2003-2005 年的收入计算得出。但
这在马小楠看来很“荒唐”。
帖子里表述：“我村一向以种植高价值

经济作物如青椒等为主，2008年、2009年、
2010年的平均亩收入，最少 8000元，多至
12000元，平均至少 10000元。按照国家规

定，土地补偿标准应该是前三年每亩平均收
入的 10倍。今年是 2011年，基层政府居然
按照 2006年制定的、已经落后 5年的标准
执行，与农民预期悬殊太大。”

而马小楠在老家的那天，村民与拆迁
方就祖坟拆迁发生纠纷，并有肢体摩擦。

马小楠不愿意详细描述当天的情况，
但其帖子里有“本人因提供宝贵图片，也
是现场遭受地痞追击、威胁的受害者之
一”的表述。

该村文渠组多位村民也向记者证实，
4月29日，马小楠确实“被揍”过。

4月29日的那场纠纷让马小楠非常气
愤，这件事情显然也刺激了他。

第二天，马小楠在小百合论坛发布的
帖子中称：“我……郑重承诺和你们站在
一起，在没有得到省级以上政府的正式批
文和合理补偿文件之前，我将向村民传达
中央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拆迁补偿的最新
精神、帮他们起草相关文书，密切关注村
民情绪，采取一切合法途径，捍卫农民兄
弟的根本利益！”
4天后，他偶然得到了提问省委书记的

机会，将这一问题抛向了省里的“一把手”。

提问四天后问题解决

5月8日，村头小卖部的墙上贴出了补
偿公告，运南村文渠组5、6组部分村民向
记者表示，新的补偿标准基本达到了他们
的预期目标，“现在对补偿很满意。”

马小楠提问省委书记四天之后，问题
得到了“满意的解决”。

5月10日，本报记者在淮安市运南村
看到，村子西部原来的耕地已经被围栏圈
了起来，计划中的体育中心也正处于紧张
施工中。一条正在修建的道路将村子分为
两部分，东边目前基本属于居住区，部分
已经拆迁了房子的村民，就在这里随便找
个地方，用草毡子和塑料布搭建成简单的
住房，临时居住。

村子西侧，多栋住宅楼也正在修建。
村民告诉记者，这里就是拆迁安置房。在
马小楠的帖子公布的照片中，拆迁的瓦砾

就在眼前，随处可见，这个硕大的村庄，几
乎全部处于拆迁状态。

马小楠家楼下的一间房子里，村民们
正在两个麻将机上打麻将。10天前紧张的
对峙局面已经被麻将碰撞发出的悠闲声
所取代。

马小楠的母亲向本报记者确认，5月8
日，村头小卖部的墙上贴出了《淮安市人
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和《淮安市国
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运南村文渠组5、6组部分村民向记者
表示，新的补偿标准基本达到了他们的预
期目标，“现在对补偿很满意。”

马小楠的一次提问解决了一场纠纷，
这已经在村子里传为佳话。尤其是已经获
得满意答复的文渠组 5、6两组村民，把对
马小楠的感谢转移到了他的父母身上。

但距离马小楠家两百多米的陈进帮
家，对现有的补偿并不满意。陈进帮家并
不在运南村第一次拆迁范围之内，因此对
于最初的拆迁补偿和土地补偿只能从邻
里口里得知大体数据。
“第一次补偿房子有200多元、300多

元一平方的，后来有500多元一平方的不

等。”陈进帮说，拆迁都是一家一户签协
议，邻里之间并不知根知底。

在确认自己的房子会被拆迁后，未来
能够得到多少补偿成了陈进帮的心头事，
“除了安置房，这个房子只给我补偿8万
元，我盖房子就花了20万。”

此外，按照拆迁方的土地补偿标准，5
分地到一亩地每亩按照1 .3万元补偿，村里
还要扣除一部分将来用作房屋修葺、筑路
等的公益金，实际到手的也就在万元出头。

对于运南村文渠组5、6组最新达成的
补偿协议，他也有耳闻。按照这两个组提
出的最近三年每亩收入1万元的标准，他
们的土地补偿标准应该是前三年每亩平
均收入的10倍。

运南村文渠组5、6组村民并没有透露
具体的补偿数目，对于以后的拆迁是否会
按照最新的标准来补偿，淮安市青浦区国
土分局拒绝透露相关信息。

与陈进帮一样即将面临类似问题的
村民普遍希望，村里能再出来一个马小

楠，把他们的问题也向高层反映一下。

从谏言到沉默

很显然，他不愿意回忆那天的任何细
节，甚至希望所有人都淡忘这件事情，只
是不断重复“这在南大很正常”。

但马小楠很难再有类似的机会。况且
即使再有这样的机会，他会不会再提这个
问题，也是一个未知数。
“事情已经解决了，我很感谢。”马小

楠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这件事情。他
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在演讲、研讨会上提
问，一直都是南大的传统，我只是做了一
个南大学子应该做的。”

很显然，他不愿意回忆那天的任何细
节，甚至希望所有人都淡忘这件事情，只
是不断重复“这在南大很正常”。然后他会
主动把话题拉到自己的专业上去。这个时
候他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拒绝别人插话，
不停地阐述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大学精神。

在提问后，马小楠也曾后怕，“担心父
母的安危。”但他从不后悔为父老乡亲所

作的努力，“我是农民的儿子。”
他的同学和老师也认为这件事

很正常。关于这件事情，只有一位老
师在课堂上简单地说了一下，没有
表扬也没有批评。很多同学也是在
网络上看到照片后才知道是他提问
的，“大家觉得也很正常，我们寝室
就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一位
同学说。
“南大人比较低调，但关键的时

候总会站出来说话。”马小楠提到，《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出
自于当时的南大教师胡福明。

但他的低调又和这位前辈有些
不同。在老家的拆迁补偿问题得到
了政府的积极回应后，他觉得已经
达到了目的，“如果没有解决，我可
能还会争取，或者也会通过媒体，但
现在没有必要了。”
“南大历史上这样的人很多，我

不算什么。”他总会把自己从头到尾
的做法归结到自己在南大受到的熏陶，“这
是一所真正做学问的高校，我现在学习非
常忙，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而对他个人来说，媒体和网络的关
注，的确让他有一些压力。小百合论坛上
他发的帖子已经删除，只有回复者的留言
还透露着他当时的锋芒。

他甚至希望微博上别再传播这件事
情。

他似乎也忘了自己当时说过“回家办
学”的理想，对于自己未来的打算，“我希
望到香港读博士，然后在高校做学术研
究，我喜欢南大的气氛。”

但南京大学事后的表态证明马小楠
的担心是多余的。提问省委书记通过网络
传播后，南京大学官方微博在5月4日下午
5时59分回复了最早的微博发布者“护绿
石头城人”：“这就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帅
哥也给力。”
这条微博至今还在。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马小楠为化名)

格记者手记

讲真话的环境

比勇气更重要
本报记者 张子森

在马小楠之前，南京大学还有一个女
生小杜，也因为敢说话而出名。
4月27日，唐骏在南京林业大学作“我

的成功可以复制”的演讲时，南京大学女
生小杜上台“踢馆”，称“唐骏的成功不仅
可以复制，还可以复印”，要求唐骏在西太
平洋大学学位证书复印件上签名。

这一做法让唐骏的演讲匆忙结束。之
前沉浸在唐骏成功气氛中的南林大学生
也被这名南大女生捎带着批评：“幸亏唐
骏没有来南京大学，因为南京大学的学生
不会像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那样配合！”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一位教授说，南
京大学历来有这个传统，很多专家教授做
客南京大学，都会做好心理准备，南京大
学的学生似乎喜欢鸡蛋里挑骨头，一点情

面都不留。
小杜踢馆之前的4月23日，温家宝在

会见香港特区原全国人大代表、培侨教育
机构董事长吴康民时说，封建社会残余和

“文革”遗毒这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
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
努力纠正。

而在5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与青年代
表座谈时指出，青年要善于独立思考，从
年轻时就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学
会判断事物的真伪。

此后一天，恰好是五四青年节，马小
楠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什么叫独立思考
和敢说真话。

但就在外界为两位学子的敢言鼓掌叫
好，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学子站出来讲真话

时，这两位学生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
网民敬佩之余略有失落。甚至有人羡

慕马小楠能有当面提问省委书记的机会，
认为这样的机会固然离不开个人的勇气，
但也有运气的成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
会见到省委书记。

去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张维
庆说，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
难”。高官尚且如此，更别说平头百姓。

一个健康的社会，要让更多的人意识
到，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一个健
康的社会，不仅要鼓励讲真话，也要包容
不同的声音。

要有讲真话的勇气，首先得有听真话
的雅量，创造一个说真话的环境远比鼓励
讲真话的勇气更重要。

位于马小楠老家的新建体育
中心已经初具雏形。

本报记者 张子森 摄


